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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族群与地域社会： 

顺康时期云南边疆民族的政治变迁*1 

段金生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2) 

[摘  要] 清代中央力量对云南的控制与云南地方族群政治势力的互动表现了自身特有的内容。虽然多元与政治

上的渐趋稳定是清代云南族群与地域社会政治的基本面相,但是这一进程并非单线,而是复合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呈

现出较大的差异化特征。顺康时期,云南边疆社会政治在清朝力量、明朝旧属官僚、地方族群势力、大西军农民政

权之间经历了复杂的博弈与调适进程；同时,清朝军队在云南的部署规划,推广汛塘、废除卫所,虽是国家力量对地

域社会控制的内在与必然要求,亦是国家、族群与地域社会关系互动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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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一山曾论:“清朝所以能成功,不是武力的关系而是政治的关系。政治成功的最大因素,就是它把握着中国社会的基层。”
①2如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考察,清朝对王朝国家框架内的政治及社会控制实是前所未有,在边疆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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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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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对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影响[J].思想战线,1997,(5)；杨伟兵.制度变迁与地域社会:清代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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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与藏卫、缅、越、暹罗接近,沿边各地,种族繁多,语言歧异,兼以境域辽阔,山岭纵横,寒暑悬殊,交通不便”②。若按照梁

启超所论:“交通之便与不便,实一国政治上变迁之最大原因。”③或因此,历史时期云南地域社会变化复杂,王朝治边、地域政治

势力及族群关系等,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④ 正如方国瑜所论:自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以后,“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更大发展。其中

因元之镇戍制度、明之卫所制度、清之汛塘制度,„„凡此为各族劳动人民创造财富,有无相需,共同生活,社会基础不断提高,在

此六百多年中逐渐变化”⑤。清朝既是这一变化的过程,也是这一变化的实施者。客观而论,关于清代对云南边疆民族的治理及其

相关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从国家治理视角,也从农作物种植、移民、自然生态、制度变迁等多方面

探讨了清代云南边疆族群发展与社会变迁诸问题,⑥研究视野与内容亦颇多新见,但跨越时段的宏观性研究较多,在一定时间维度

内细致观察国家、族群与云南地域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较大空间。清代继承了前代积累的遗产,对云南的控制、

与云南地方族群政治势力的互动等则表现了自身特有的内容。此亦正如美国社会学者艾森斯塔得所言,“不同类型的政治体系,

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之下发展出来和发挥功能的,并且任何政治体系的存续,也都联系着这些特定条件。”①3 

诚如有学者所论“清朝政治基础的建立,还须待至康熙二十年以后”②,即平定三藩之乱后社会政治格局才基本安定。而顺治、

康熙两朝也正是云南社会由动荡走向安定的关键时期,奠定了清代整个云南社会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当然族群政治的变迁并未

止步,雍正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政策的调整使云南地域社会政治再起波澜,乾隆以后逐渐稳定,直到近代在西力东渐与内部矛盾

累积的多重因素下,西南边疆社会政治变化急剧,族群政治的内涵与性质也发生根本转向。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拟在

既有研究基础之上,谨就管见所及,以王朝力量、族群势力与地域社会的互动为视角,对清代前期顺治、康熙时期云南边疆民族的

政治变迁试作梳理,希更能呈现出清代国家力量、族群与地域社会互动关系多维面相中的细致形态。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

正。 

一、多元与政治形态的渐趋稳定:清代云南的族群与地域社会 

康熙《云南通志》言:滇“在西南边徼,其地东至广西泗城州界,七百五十里；西至神护关接野人界,一千七百六十里；南至

交冈界,七百五十里；北到四川会川卫界,四百里；东至贵州普安州界,五百里；东北到贵州乌撒卫界,六百三十里；西南至巨石

                                                                                                                                                                                              
族生态变迁新探[J].历史地理(第 21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杨伟兵.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J].

复旦学报,2008,(4)；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付春.尊王黜霸:云南由乱向治

的历程(1644~1735)[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马国君.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M].贵阳:贵州大

学出版社,2014 等。上述论著,均对清代云南族群与地方社会政治变迁作了重要论述,但视角不一,并且中长时段的讨论较多,研

究仍有进一步细致的空间。 
3
 ①(美)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M].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 

②萧一山.清代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1. 

③范承勋,等.康熙云南通志(卷5)·疆域志[M].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④[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4:1563 

⑤徐南冈.百蛮诗[A].(清)谢圣纶辑,古永继点校.滇黔志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84. 

⑥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卷169)·族姓考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607. 

⑦方国瑜.古代云南之居民与发展[A].氏著.方国瑜文集(第一辑)[M].73~74. 

⑧[清]谢圣纶辑,古永继点校.滇黔志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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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一千八百五十里；西北至吐蕃界,二千里。东西广二千二百六十里,南北袤一千一百五十里。自省城达京师,共八千二百里”③。

此为康熙时的云南疆域,而雍正时期,先后将镇雄、乌蒙、东川由四川划属云南,其后虽在行政机构设置上屡有变迁,然直至清季,

疆界范围大致未变。自先秦开始,云南即是多民族活动的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

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④其后虽朝代屡更,然族群仍十分繁复,清时

依旧。 

清人徐南冈在《百蛮诗》中言:“云南古滇国,僻在夜郎西；„„两迤数千里,百蛮列寨栖。厥种六十八,昔曾刊诸碑；一蛮

分数族,百种还有奇。族繁习难同,种杂性多歧。”⑤云南族群多元,于此可窥一斑,且因时代变迁,历代称呼各有不同。《新纂云

南通志·族姓考》就称:云南“古在要荒之地域,蛮夷居之,其名称因时因人而异。”⑥故曾有学者总结道:“远古时期的云南居民,

并不是单纯而是复杂。各在不同的地区劳动创造,发展不同的经济文化。后来各处人口发展,分居数处,各自发展,分为数支；又

和原来不同的种族同住在一起,整合为一族,与原来的文化有了差别；这样的分散杂处,分出支系越来越多。”⑦不过,要观察到的

是,基于历朝政治、经济及文化诸方面的历史作用,发展至清代,云南的族群及其政治有了新变化。乾隆时为官云南的谢圣纶曾论:

“滇于蜀为邻壤,又距秦地不远,故开辟最久。嗣是蛮夷窃据,叛服不常,殊为中土之累”；而至清朝,云南“土地民人尽入版图,

百蛮率服,屹然为西南屏藩”；还言:“滇黔苗蛮,互有盛衰,其种类间有灭亡者；夷俗亦递有移易,遭逢盛世,渐染华风,与汉唐书

及各稗史所纪南中诸蛮,已多互异”。⑧ 谢氏所论,虽含有溢美清朝之意,但亦描述了清朝云南族群及其政治的基本面相:“百蛮”

之语,表现了云南族群的多元化特征；“种类间有灭亡者”,则表现了族群交融的现象；“率服”一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清朝

族群社会与政治的逐步稳定,其所谓“夷俗„„渐染华风”与清代之前历代所书内容互异,正是清代云南族群政治及文化变迁渐

稳之意的另一种表述。 

对于云南各民族,清朝统治者或士人多以“苗蛮”“夷倮”“彝”等词泛称。清统治者所言的“苗”“夷”或“蛮”,是当

时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统称。魏源对此曾作解释:“葛谓苗? 葛谓蛮?”“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

若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僰、之生番,云南之倮、之野人,皆无君长,不相统属,其苗乎?”①4魏氏所论,是以族群的社会

组织及秩序形态而论。对于云南各族群的地域分布及文化习俗,清代云南地方志书均有所记载。其中,乾隆时期所作《皇清职贡

                                                        
4
 ① [清]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3. 

②傅恒,等.皇清职贡图[M].沈阳:辽沈书社出版,1991:766~775. 

③[清]谢圣纶辑,古永继点校.滇黔志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84~185. 

④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校注本修订版第7 册)[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晨光出版社,2008:2349. 

⑤赵尔巽.清史稿(卷54)·地理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1891. 

⑥范承勋,等.(康熙)云南通志(卷27)·土司志[M].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⑦[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96. 

⑧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卷173)·土司考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659. 

⑨[清]刘崑.南中杂说[A].谢本书主编.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18~219. 

⑩范承勋等撰.康熙云南通志(卷27)·土司志[M].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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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是清朝官方较为系统的总结。《皇清职贡图》的卷七为云南部分,其所列云南族群如下:黑猡猡、白猡猡、干猡猡、妙猡猡、

僰夷、白人、狆人、沙人、侬人、蒲人、俅人、罗婺蛮、土獠、窝泥蛮、苦聪蛮、扑喇蛮、撒弥蛮、莽人、傈僳蛮、摩察蛮、

扯苏蛮、牳鸡蛮、麽些蛮、古宗番、峨昌蛮、海猓猡、阿者猡猡、鲁屋猡猡、麦岔蛮、嫚且蛮、利米蛮、普岔蛮、缥人。② 但

谢圣纶曾言,其在乾隆丙子年时,曾纂辑《百蛮图说》进呈御览,而“余(指谢氏,引者)按各图,与《通志》(乾隆之前云南已有多

部通志,不能确定为何种,引者)所载种人尤多不符”,他认为“《通志》缘旧志备录,新图(应指《百蛮图说》,引者)则通行各属

绘图册报,其种类风俗,于近时皆为确凿可据。今所列种人除载明各条外,余皆采之《百蛮图说》,更为信而有征”。基于此,谢氏

在《滇黔志略》中所列族群除《皇清职贡图》中外,还另列有撒完、阿蝎、普物、糯比、黑铺、力些、山苏、哈喇、结呰、遮些、

羯些等,共列77 种。当然,谢氏也强调,所列族群许多情况是“一蛮分数种”。③ 但这正表现了云南族群多元化的特征。 

康熙二年,曾任云南腾越副将的李世耀在《腾越协题名碑记》中言:腾越为滇西后臂,“由元暨明,声教虽通,然亦顺逆不常,

费饷劳民,屡廑当事之忧。大清受命,率土罔不臣服,惟兹天末尚未归忱。顺治十八年,世祖章皇帝爰欶平西王秉銊南征,驱除负固。

天戈所指,诸郡就降,较武侯深入不毛,更有焉者矣。”④李氏的评论,虽有赞誉清朝之嫌,但客观上表现了清朝较之元、明,对云南

边疆的控制更为深入。故《清史稿·地理志》才称清朝的疆域为“汉、唐以来未之有也”⑤。以上所论大致表现出清代云南边疆

族群虽然在文化、习俗各方面呈现多元形态,但伴随清朝国家力量的深入,政治形态较之前相对稳定。不过。云南边疆族群政治

的稳定是与国家力量、地域社会的互动交织在一起的,经历了一个复杂历程。 

二、分化与重构:顺治时期的云南边疆政治 

因南明桂王朱由榔后期主要活动于西南,其时西南尚有张献忠及其余部孙可望等的活动,故在明、清更迭背景下,云南政局变

化激荡。“西南祸乱,半乱于群彝。”⑥此是总结历朝云南社会政治之语,从中可观察出云南边疆族群势力对历代西南边疆社会政

治变迁有着重要影响。在王朝更迭过程中,外部势力与云南本土族群的政治互动与变迁更为复杂。清军入关后,“云南道远,未奉

正朔,犹称崇祯十七年”⑦。在这一时期,云南政治主要存在三大势力,即明朝原有属官、土司、反清农民军；伴随清朝对北部控

制的逐步稳定,加快了统合西南的步伐,云南地域政治处不断分化与重构之中。 

云南土司,“肇于元而盛于明”⑧。刘崑在《南中杂说》中则言:元代虽在云南设置行省,但至明朝以沐英镇滇后,云南才“纯

乎为中原”；然“明朝三百余年,号曰全盛”,但“两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⑨ 康熙《云南通志·土司志》也言:“前明

三百余年,号称全盛,而土酋日寻干戈,竞与明运始终。”⑩“明之季年,滇中大乱”①5,而土司之乱正是“大乱”前奏。有学者研究

                                                        
5
 ①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卷177)·土司考五[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735. 

②付春.尊王黜霸:云南由乱向治的历程(1644~1735)[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57~60. 

③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卷173)·土司考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659~660. 

④明熹宗实录(卷25)[Z]·天启三年正月乙末条. 

⑤[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85~486. 

⑥参见付春.尊王黜霸:云南由乱向治的历程(1644-1735)[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53~56.当然,清人谢圣纶则言:普名声

虽日益骄蹇,但并非拥众为乱、逆迹显著,土司的先后反叛,乃地方官员不善加抚驭所致。见(清)谢圣纶辑,古永继点校.滇黔志略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72~173. 

⑦[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8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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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和族群因素,明朝在云南设置了大量土司,但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的控制十分松散,虽然也在部分地区实行改

土归流而流官却驻扎不进去,虽然也驻扎卫所却没有实际控制能力,致使诸土司势力不断扩大,在中央王朝势力衰弱之时,就不断

奋欲思逞。② 按《新纂云南通志》所言,明朝在云南共设土司154 家,本意是云南族群众多、境域辽阔,“统驭深感困难,若以本

土人治本籍事,当较便利”③。但明末时期,因四川、贵州发生“奢安之乱”,遂使“滇不得安。”④当时明朝“檄滇兵下乌撒”,

而后“奢安之乱”虽平,云南得以暂时安定,但不久云南“乃复有吾、沙之祸”,而“乱之所生,蟊蠹为之阶”。⑤ 此即有学者研

究认为:“奢安之乱”给参与镇压活动的云南土司沙定洲、普名声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机会。沙、普借平定“奢安之乱”时机,秣

马厉兵以扩充实力,加以在镇压活动中观察到明朝衰弱,增强了反叛意图。⑥ 1631 年,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公开反叛明廷,“全滇

震动”,普氏战死后,其妻万氏招沙定洲入赘,“实拥强兵”,其地“愈广南至交冈”,占据云南南部大部区域。而后沙、普虽暂时

招安于明朝,但明朝衰弱,“土司多叛”,“国亦随之以亡”。⑦ 在清朝势力还未进入云南之时,云南族群政治的代表力量土司与

明朝旧属行政体系已进行着激烈的博弈。 

明朝在云南的旧属行政体系,主要包括地方流官行政体系及世代镇滇的沐氏家族。按刘崐所言:明朝旧制,“两迤列郡二十有

一,然流官分治,不过云南、大理、曲靖、临安、楚雄、澄江而已,余皆土司归命,因而授之。”⑧刘氏之言较为概略。明朝在平定

云南后于洪武十五年(1381),设立了云南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宜,原希望以此改变元朝时期的土司制度,将在

中原地区普遍实行的府、州、县流官统治模式全面推行于云南,后由于云南各地族群势力不断反抗,不得不采取调整云南统治范

围、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以重臣镇滇等系列政策。⑨ 经过长期演变,沐氏家族与云南各级地方流官成为明朝中央统

治地方的主要代表,而当明朝灭亡之时,他们仍忠于明,并未归顺清朝。此时,部分土司“见甲申大变,天下沸然,而沐氏又已世衰,

文武俱无干济,欲取诸怀而啮之久矣”⑩。1645 年,先是滇中嶍峨县(今峨山县)土司陆培反叛,而后元谋土司吾必奎于9 月反,12 

月沙定洲反,云南地域陷入混乱。沐氏久镇云南,“督抚大僚谒沐氏,皆及门下车。藩臬以下,逡巡为让。„„南人亦不敢轻视之”,

但承平既久,沐氏后人贤愚不齐,“至朝弼而功名益衰”。○11 吾必奎起兵元谋,连陷武定、禄丰、广通、定远、姚安等城。沐天波

在云南三司、两院的反对下,○12仍调集石屏、嶍峨、蒙自、宁州、景东等“各寨土司”进剿。蒙自土司沙定洲初始并未出兵,当叛

乱结束之后,才至省城,在窥清沐氏虚实后而“一朝起难”。○13沐天波先逃至楚雄,很快又逃至永昌。其时,参将李大贽在武定起兵

讨伐沙氏,但兵败被杀；宁州土官禄永命也发兵讨伐沙氏,但战败撤退。而后,沙定洲追至楚雄,因调防驻扎于楚雄的金沧副使杨

畏知固守御敌,沙氏先带兵西向追击沐天波。追到下关时,被丽江木氏土司之兵阻挡,于是遣其部属攻陷蒙化、大理,同时分兵攻

打武定。此时,石屏土司龙在田等人也固守各自地方,沙氏决定回兵后方。沙氏势力先攻石屏不下,转攻宁州,禄永命战死,再攻陷

嶍峨,而龙在田也被迫西走大理避敌,沙氏再派兵围攻楚雄。① 6沙氏之乱,滇南、滇西各土司势力与流官,或附从,或抵抗,使云南

                                                                                                                                                                                              

⑧[清]刘崑.南中杂说[A].谢本书主编.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19. 

⑨参见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8~20. 

⑩ [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97~498. 

○11  [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87. 

○12 关于沐氏家族与云南地方流、土官员的关系,参见李建军,谭莲秀.沐氏家族与云南官民关系考[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5,(1). 

○13 [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97~498. 

6
 ①[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9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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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与地域政治陷入分化。 

顺治四年(1647),因孙可望部入滇,本已复杂的云南政治秩序再次异化,新一次地域社会政治的分化与重构开始。是年4 月,

大西军张献忠在西充被清军杀死,其下属孙可望等部由遵义进入贵州,有进据云南之企图。此时,反对沙氏的云南土司龙在田亦派

人劝孙可望入滇,而云南“初苦沙乱,皆延颈望其来”。孙部先占领了滇东重镇曲靖一带,并由陆凉、宜良进入省城。其间,与沙

定洲部属在革泥关进行了激战,沙部败退阿迷州老巢,结束了沙定洲占据省会的政治格局。大西军力量入滇后,云南地域政治重构

的主要内容演变为明朝旧有官僚势力、地方诸土司及大西军余部之间的军事、政治博弈。孙可望入昆明时,宜良知县方兴佐率众

相迎；到省城昆明时,巡抚吴兆云迎于郊外。然而,巡按罗国瓛在曲靖“被执不从”,后带至省城自焚于都察院所在地章华楼；通

判朱寿琳以佥都御史之名来滇募兵,亦被孙可望所抓,因不屈而被杀。在省城局势初步安定后,李定国向迤东进发,孙可望向迤西

进逼。5 月,李定国部“闻沙党汤嘉宾在临安,因攻临”,后回兵昆阳、晋宁,于8 月擒获沙定州。孙可望率部西出后,先后占领楚

雄、大理、丽江、永昌等地,而沐天波亦被招抚。于是,大西军“既据有全滇”②。其间,顺治六年(1649)6 月,“举人席上珍、金

世鼎、姚安知府何恩、守备杜朝明举兵讨可望,被执不屈,死之”③。入滇后,孙可望随即任命新州雷耀龙、临安任僎、永昌龚鼎、

龚彝、昆明严似祖、金维新、澄江吴宏业等明朝旧属数十人为官。④ 明朝旧属官僚势力已不断分化。土司方面,对于大西军入滇,

各土司态度不一,或臣服,或被镇压。在沐天波受抚后,宁州、嶍峨、新兴、石屏等地的土司先后受抚,而东川、镇雄等地则有土

司反抗而被镇压。⑤ 最终,云南土司势力基本被纳入大西军体系,各族群成为其对抗清朝的重要力量。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大西

军后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定国所率领的力量,“基本上是进入云南后组织训练成的,最初参军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彝、傣、壮、哈

瓦诸族”⑥。清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也曾言:“孙寇所藉兵力,洞蛮为多。”⑦所论呈现了大西军统治下云南土司势力的基

本政治情境。 

清军入关后,川、滇、黔、粤、闽诸省仍未为清朝所控制。顺治二年(1645),清廷曾以丁之龙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

御史,职责为“招抚云、贵”⑧。丁之龙其后建议,清廷应实行对云南土司给其敕印、对沐天波封爵、仍留旧设兵马、宽宥罪犯等

怀柔政策。⑨ 大西军虽暂时稳定了云南社会政治秩序,但清军对其之压力却日益增大。孙可望在招抚沐天波后,利用沐氏家族的

影响安抚了云南各土司,但双方又渐起矛盾。伴随农民军势力增强,孙可望个人权力欲望也不断膨胀,对沐天波益加轻视及不信任,

“羁縻黔国”“不复假以事任也”。同时,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矛盾也日趋激化。1652 年,孙可望将南明永历帝迁到贵州安隆后,

                                                                                                                                                                                              

②[清]谢圣纶辑,古永继点校.滇黔志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53~154；(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99~501. 

③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一册,卷6)·大事记六[Z]. 

④[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499~500. 

⑤参见付春.尊王黜霸:云南由乱向治的历程(1644-1735)[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87~89. 

⑥江应樑.李定国与少数民族[J].学术研究,1962,(2). 

⑦清世祖实录(卷100)·顺治十三年四月辛未条[Z]. 

⑧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癸卯条[Z]. 

⑨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己酉条[Z]. 

⑩参见李建军.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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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形成农民军与南明合作抗清的局面,但明朝旧属官僚与孙可望、孙可望与李定国彼此的关系日益紧张,

内部分裂加剧。1656 年,经过李定国与沐天波的合作,永历帝由贵州迁到昆明,孙、李矛盾公开激化,双方内讧,抗清力量受到极

大削弱。⑩10 清朝捕捉到“今贼李定国与孙可望,互相攻战。可望来降,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①7的时机,加快向西南进军

步伐。顺治十五年(1658),清朝以多尼、赵布泰、吴三桂等率兵分由黔、桂、川三路伐滇,年底入滇并会于曲靖,“诸郡皆望风归

顺”,南明永历帝则西逃缅甸。1659 年正月初三日,三军进入省城昆明。② 云南地域政治的重构进入另一进程。 

清军入滇后,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秩序经过调适,逐渐步入常态。如果从政治制度变迁的维度考察,主要经历了从“王公坐镇”

到“照旧领各官管理”的历程:即顺治帝以吴三桂镇滇,作为稳定云南政局及安抚重臣的过渡性措施,而其最终目标仍是在云南施

行和内地其他行省统一的督抚治理体制；但吴三桂权势日重,成为新的割据势力,最终发生“三藩”之乱；吴三桂之乱平定后,督

抚体制才得以真正在云贵施行。③ 其间,土司势力亦有分合,但伴随吴三桂势力的灭亡,基本被纳入了清王朝的国家政治体系。 

如按照西方政治学者的解释:中国国家“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而秦汉时期除了创造强大国家

外,还有共同文化,即“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

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强烈；故“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若“不采用

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

化”；并且,自秦汉开始创下的“统治整体比统治其中一部更为合法”成为中国长期统一的重要因素。④ 抛除一些中西文化理解

差异的解释,这一分析虽然抽象并或相对简单,但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顺治时期云南政治变迁面相的内在理路。钱穆曾论:清朝

入关后,很快就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着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并且中国社会机构,“以士人为中心,以农

民为底层”,读书做官是广大士人的社会理想,“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性,操在读书人的手里”,清朝开科取士等措施,使得士人“走

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⑤ 此一分析,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诠释了清初政治变迁的原因。伴随清朝对全国疆域控制的扩大,偏安

一隅的南明自然逐步失去正统的合法性而走向覆灭,清朝“实已走上了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⑥。顺治时期云南地域政治的

这一变迁历程,实与钱穆所论相契合。 

                                                        
7
 ①清世祖实录(卷113)·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条[Z]. 

②[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515~516. 

③参见段金生.“因袭”与“变革”:清前期对云南边疆与民族的认识及治理[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3~144. 

⑤钱穆.国史大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48~851. 

⑥钱穆.国史大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52. 

⑦钱穆.国史大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52. 

⑧(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5. 

⑨[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516. 

⑩关于云南督抚行政体制变迁,前人已做了相当研究,参见邹建达.清前期云南的督抚、道制与边疆治理研究[D].云南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2011:“绪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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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力量与地方控制:顺康两朝军事力量在滇部署的内涵 

钱穆在观察中国历史时言:“中国以广土众民之故,政治一稳定下来,便不易激动。”⑦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传统中国社会

是专制国家,而凭借当时的技术,国家的统治力量是无法深入中国社会的。⑧ 钱穆的观察,可从一个侧面审视清初政治逐步稳定的

基本面相及其内在理路；福山的分析,则可从另一侧面透视清朝统治力量对社会渗入的复杂与多维。虽然清朝入滇有“兵不血刃”
⑨之言,但事实上却是激烈军事斗争的结果。客观上,行政体制是观察王朝国家力量在社会政治中影响的重要视角,⑩但作为经过激

烈军事斗争才产生的王朝政权,观察清朝的军事部署亦是审视其国家控制力量的重要纬度。①8 晚清曾国荃曾论:“夫运之所隆,

时也；兵之利钝,势也。时苟未至,则英雄无所用其武；势无可乘,则智士卷舌而不能画一谋。”②曾氏所论虽非针对清朝前期的

军事形态而言,但却从一定程度表现了军事这一“势”是观察王朝国家社会政治的重要内容。 

清军入滇后,顺治十六年(1659),以吴三桂移镇云南,设左、右固山各1 员,都统、副都统各1 员,甲喇、牛录、章京42 员,③

甲兵8400 人,俱驻省城昆明,规制如各省驻镇,称为藩下。④ 平西王下还设援剿左镇总兵官(顺治十七年设,驻武定府,其下设中、

左、右游击、守备、千总、把总、马战兵、步战兵、守兵)、援剿右镇总兵官(顺治十七年设,驻曲靖府)、援剿前镇总兵官(顺治

十七年设,驻楚雄府)、援剿后镇总兵官(顺治十七年设,驻洱海卫)。此外,平西王下还设义勇中、左、右、前、后5 营总兵官(顺

治十七年设,先后于康熙四年、六年、七年裁)。同时,顺治十七年(1660),设云贵总督,驻曲靖府,下设中军副将1 员,左、右、前

游击3 员,守备4 员,千总8 员,把总16 员,马战兵初设1200 人(后裁存800 人),步战兵初设2800 人(后裁存2000 人),守兵1200 

人。而在顺治十六年,已设云南巡抚,驻省城,旧设3 营如总督制。顺治十七年,设临元澄江镇总兵官(驻临安府)、曲寻武沾镇总

兵官(驻寻甸州)、广罗镇总兵官(驻罗平州)、永顺镇总兵官(驻永昌府),还设元江协、腾越协、北胜营(驻北胜州)、寻沾营(驻

沾益)。康熙元年(1662),另设提督云南总兵官,驻大理府,下设中、左、右游击3 员,守备3 员,千总6 员,把总12 员,马战兵初设

900 人(后裁存600 人,各镇皆同),步战兵初设2100 人(后裁存1500 人,各镇皆同),守兵900人。康熙六年(1667),改设开化镇总

兵官(驻开化府)；康熙七年(1668),设永北镇总兵官(驻北胜州)、鹤丽镇总兵官(驻鹤庆府)、新嶍营(驻嶍峨县)；康熙八年(1669),

设景东营(驻景东府)。⑤ 此是清军入滇后在云南主要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顺治十八年(1661),兵部在定云南省兵额时言:“云南

要地,应令该总督、提督查该省要地,通融设防”。⑥ “通融设防”一语,正清晰表明了清朝在云南军事布置的根本宗旨。此时,

                                                        
8
 ①对于清朝在云南军事力量的设置情况,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研究视角上多从军事制度变迁进行考察。其中,研究较全面及深

入者为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 

②曾国荃.湘军记叙[A].王安定.朱纯点校.湘军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3:1. 

③倪蜕认为甲喇、牛录、章京为48 人；而康熙《云南通志》中认为有42 人。参见(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517；范承勋,等.康熙云南通志(卷13)·兵防志[Z]. 

④[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517. 

⑤范承勋,等.康熙云南通志(卷13)·兵防志[Z]. 

⑥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六册,卷128)·军制考二[M].引:题为各省兵额疏.379. 

⑦[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517~518. 

⑧清圣祖实录(卷7)·康熙元年九月丙戌条[Z]. 

⑨清圣祖实录(卷20)·康熙五年九月壬寅条[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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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军力主要部署于昆明、曲靖、大理、临安、开化、景东等地,这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地区是清朝对云南地方控制的中心

区域。 

顺治十六年,洪承畴至滇时,景东、蒙化、丽江、姚安、北胜、鹤庆、定远、楚雄、永昌、镇沅、乌撒(时属四川)、东川、

乌蒙、镇雄等土司先后归附。顺治十七年,清朝还准许土司世袭:蒙化左星海、景东陶斗、永宁阿镇麟、丽江木懿、镇沅刀允中

仍袭土知府,蒙化、景东、永宁亦设流官同知掌印；南甸刀呈祥、陇川多绍宁、干崖刀建勋、盏达刀思韬仍袭宣抚职,耿马罕闷

扌丢仍袭安抚职,镇康刀闷达、湾甸景文智、威远刀汉臣仍袭土知州职,孟缅奉国珍仍袭长官司职。⑦ 此时,对于云南族群势力,

只要接受招抚者,清朝基本未动。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上疏言:“云南土司,倾心向化,大则抒忠献土,小则效职急公,勤劳既著,

劝励宜先。查滇志可据,忠悃有凭者,文职五十六员、武职十六员。请敕部给与号纸。”⑧对土司的考核管制则言:“土司皆系边

方世职,与在内有司官不同,不必照流官考成、按分数处分。”⑨康熙时期,虽然统治阶级内部对土司的态度不一,但康熙帝基本采

取“威而后柔”之策,①9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时清朝面临诸多问题,对土司这一族群政治势力的控制有限,而其军事力量也未深入

这些区域。故在康熙四年(1665)3 月,宁州、新兴、嶍峨、蒙自、八寨、倘甸、石屏、路南、陆凉、弥勒、维摩等土司,趁贵州

水西土司安坤等势力反叛之机,“奉沐神保于新兴,改元大庆,众至数万”,攻陷临安、蒙自、嶍峨、宁州、易门,围弥勒、通海、

石屏、宜良等州县。直到是年7 月,动乱才被平定。② 平定后,清朝才顺势在相关区域设置流官,如在临安土司之地,分置并“始

设开化府”,为流官治之；③并拨忠勇中、左二营为开化镇,④以增强当地的军事力量。 

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在云南实现了督抚体制,其军事部署再次调整,较之前更为深入。康熙时期,清朝在云南的军事力量部

署主要如下:云贵总督(督标)辖有中、左、右、前、后5 营,驻云南省城,兵额5000 人；云南巡抚(抚标)辖有左、右2 营,兵额1600 

人；云南提督(提标)辖有中、左、右、前、后5 营,驻大理府,兵额4000 人。还设临元澄江镇、曲寻武沾镇、鹤丽镇、永北镇、

楚姚蒙景镇、永顺镇、开化镇共7镇,设腾越协、剑川协、广罗协、元江协、援剿左协、援剿右协共6 协,以及云南城守营、寻沾

营、大理城守营、武定营、新嶍营、顺云营、广南营共7 营。⑤ 同时,康熙时期,基本裁撤了明朝以来在云南实行的卫所制。明初

以“云南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当以今日要害,量宜设卫以守”为由,在云南全省实行卫所制,“开屯戍守”。⑥ 清朝入滇后,

康熙二年(1663),裁云南镇姚所、镇安所、右甸所；康熙七年,裁云南左右、云南右卫、云南中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广南

卫、曲靖卫、六凉卫、越州卫、临安卫、楚雄卫、洱海卫、定雄所、凤梧所、安宁所、通海所、宜良所、鹤庆所、永平所、定

远所、中屯所、易门所、十八寨所、武定所。康熙八年(1669),裁云南蒙化卫、大罗卫。康熙二十六年(1689),裁云南平彝卫、

                                                        
9
 ①段金生.“因袭”与“变革”:清前期对云南边疆与民族的认识及治理[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②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一册,卷6)·大事记六[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17. 

③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卷174)·大事记六[Z].:690~692. 

④[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525. 

⑤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16~20. 

⑥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六册,卷127)·军制考一[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368. 

⑦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六册,卷127)·军制考二[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378. 

⑧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112~121. 

⑨范承勋,等.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三[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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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卫、澜沧卫、腾冲卫、永昌卫、景东卫、云南左卫(康熙二十二年新设)、云南右卫(康熙二十二年新设)、新安守御所、木

密守御所、马龙守御所、杨林守御所、姚安守御所,裁掌印都司1 人。⑦ 现有研究表明,云南在清初绿营始建之时,汛塘制度也就

初步形成；但在三藩爆发之前,云南绿营兵及其汛塘制度尚处于创立调整时期,在整个绿营兵中,分汛设塘部分比重不大；直至平

定三藩之后,云南绿营兵中分汛设塘的比例和数额才逐步增加。⑧ 是故,康熙时期逐步裁除卫所,虽固属明、清两朝军事制度的变

革之举,但亦是汛塘制度逐步扩大的结果。作为清朝军事制度的基层单位,汛塘范围的扩大,说明清朝对相关区域的控制加强。 

平定吴三桂叛乱后任云贵总督职的蔡毓荣在《请酌定全滇营制疏》中,详细分析了平叛后云南军事力量部署的主要规划与原

因,对于清朝军事部署与云南地域社会控制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论述。以往论者在引用该史料时,多从云南兵制变化的视角出发,较

少详细引用其与地域社会关系之论。此处不避繁琐,将该疏内容条析如下。该疏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⑨ 

总论云南内外形势,强调进行合理化的军事力量布置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分析了云南面临的地缘政治形态,即“东接东川,西

连猛缅,北拒蒙番,南达安南”,故“四围边险”；又分析了云南省内族群政治的多元与复杂景象,即“中间百蛮错处,如倮儸、僰

民、野苗等,种类繁多,最为叵测”。这样的形势使得云南“无在非险要之地,无地不需控驭之”,因此要量地设防,务使军事力量

“无事分扼要害,有事掎角相援”,以达“经久而无患”之目的。 

从全省形势考察,分析迤西地区军事设置的主要情境与内在因素。迤西设三镇,即鹤丽镇、永顺镇、永北镇。鹤丽镇之设立,

其因在于“逼临西域,控制金江”,故应独当一面,驻于鹤庆；同时,剑川州逼近石鼓一带,“界接蒙番”,是迤西藩篱要地,还应设

协守副将1 员、守备1 员、千把总6 员,兵1000 名,驻扎在剑川厅,由鹤丽镇兼辖,以“扼迤西之门户”。永北镇,原由楚姚蒙景

镇改为鹤丽永北镇,后又由鹤丽镇分出永北镇,其因系当时楚雄设有援剿前镇、洱海设有援剿右镇,但援剿镇营先后被裁撤,而楚

雄为迤西九府咽喉,左有蒙化、景东,右有姚安,接通建会,而南安等处又“系野贼剽劫之乡”,故防卫吃紧,应将永北镇改为楚姚

景蒙镇,移驻楚雄而控制姚安、景东、蒙化；同时,应将北胜协改为永北协,仍驻北胜州,控制永宁土府,归鹤丽镇兼辖。然而,楚

姚景蒙镇地辖四府,而洱海又地当迤西孔道,地方广野无备,应设参将、守备各1 员,千把总6 员,兵1000 人,驻扎于洱海,由楚蒙

姚景镇兼辖。这样,达到了“为表里之捍御,通内外之呼吸”的效果。 

分析了迤东地区军事设置的基本情境与内在因素。迤东地区,旧设四镇。开化镇,强调其是“由羁縻之域改为节制之区”,又

接通交趾,亟赖重兵,应复设,驻于开化。临元澄江镇,系“四达之要会,控三府之遐陬,苗蛮错杂人防”,仍应设立,并兼辖元江一

协、新嶍守备1 营,驻于临安。曲寻武沾镇,向驻寻甸,主要控制曲靖、武定二府及沾益一州,后来因汛广隘多、土司黠悍,故在武

定仍设援剿左镇,曲靖仍设援剿右镇,后裁撤。但曲靖为黔楚通衢,滇中东北门户,应将曲寻武沾镇移驻曲靖。然而,曲靖至寻甸一

路险辟,并且多有要冲,而东川有树撒、秧田、功山、矣吴等十数隘口,故该镇虽兼辖寻沾游击1 营,但“沾汛荒广,犹苦兵单”,

不能兼顾武定。武定有他颇、普渡、撒马等要隘,禄劝则“连撒甸倮儸”,元谋有矣资等要隘,且“武汛上至禄丰接楚雄之塘,下

至安宁接云南城守之塘”,若不另增官兵则无以分汛,应设参将1员、守备1 员、千把总6 员、兵1000 人,驻扎于武定,由曲寻武

沾镇兼辖。这一部署关系云南东北藩篱。广罗镇,原驻罗平,控制广西、广南,是清廷准备裁撤的镇,但由于“一州二府未便听其

瓯脱”,并且罗平路通黔粤、汛接安笼,而弥勒十八寨为“土夷之薮”,为加强管治,应改设协守副将1 员、守备1 员、千把总6员、

兵1200 人,仍驻罗平、兼控广西。同时,广南一带“侬人野类,叛服无常”,而由皈朝以达架村直通交趾,协兵不能兼制,应设游击

1 员、守备1 员、千把总6 员、兵800 人,驻扎于广南,由罗平协兼辖。上述布置,是“镇兵较减而于各地必需者也”。 

蔡氏的上述所论,清晰地表明军事力量的布置,是国家力量对地域社会控制的内在与必然要求,是影响地域社会政治变迁的

重要因素。上述军事力量的分布,既有已设流官区域,也有“土夷之薮”、“土司黠悍”等云南地方族群势力分布较多的区域,是

“边圉初复,非比腹地”、“务其布置万全”的经制,最终是为了“建威消萌、久安长治”。这些部署对当地族群关系产生了重

要影响:军事力量的部署,是在相关区域进行治理甚至改土归流的重要依恃；而改土归流后,原土司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关系都将

面临新的变化。同时,亦如有研究者所言,因为被派驻汛塘的绿营兵及其家属不断深入云南边疆或山区等族群政治复杂的地区,对

当地原来的族群社会政治变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①10 正是有了这些部署,也才呈现了前述谢圣纶所言的“百蛮率服”的政

                                                        
10

 ①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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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情境。康熙时期尚处于这一形态的初始过程,在清朝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变化日益明显。 

四、结 语 

梁启超曾论:“中国自古一统,„„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②梁氏所强调的是一个大的历史

主线,事实上他亦认为:“幅员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③如果从王朝国家治理的框架来认识清代时期的社会政治,那么得

出的观点也许是这样:宏观上,中央政府通过若干政策的推进或实施,治理它统治疆域内的一切事务；微观上,则由于地域的内在

因素,王朝政策的实施大致会出现“理念”框架与“现实”情境之间的调适,这即是通常所谓的因地、因时制宜。若将研究视线

进一步转向后者,即地域社会因素,审视王朝中央力量在地方社会政治演进中的变迁历史,国家、地域势力与地方社会政治空间的

关系就更为清晰,更能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多维面相。云南地处边陲、族群多样,这样的地域社会空间,使其与王朝国家中央力量

的互动更显复杂与多元,是故梁启超在强调“四川、云南,实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之时,也指出自宋以后,云南诸省“未尝一为

轻重于大局”,与全国局势联系密切,才有“明之亡也始而江,继而浙而闽而粤而滇而桂”的政治变迁景象的发生。① 11如前面曾

论,自元以后,云南与内地在政治领域同质化的进程加快。然而,这一进程在文化上的交融大体是不断深化,但政治变迁的过程中

却间有起伏。时至清朝,因处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高峰与西力强势东渐的复合历程之中,云南边疆民族的政治变化更趋复杂,王

朝中央力量、族群势力与地域社会互动在清代不同时段表现差异明显。本文主要对顺治、康熙统治时期的三者的互动面相进行

了粗浅的梳理,其后清代中期及晚清时期的演变尚未关涉,容将来再作探讨。 

(本文在写作及修改过程中,承蒙云南大学方铁教授、云南民族大学尹建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吕文利副

研究员及审稿专家惠赐意见,谨致谢忱。唯文章之舛漏疏误,概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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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1: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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